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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意盎然

朝花夕拾 诗风词韵

信手拈来

世相扫描

按照过去情形，小儿不会爬

树，就如同今日儿童不会玩手机、

不会使用电脑，没见识过肯德基和

汉堡一个样，非常少有。那时的孩

子身体单薄又灵巧，像现在胖如狗

熊、笨如狗熊的小屁孩，根本见不

着。他们身体瘦，是饿出来的，也

是终日爬坡上岭、糗磨树，练习出

来的。

乡村里的树，太多了，甭管自

家庭院还是荒坡野地，都生长着高

大茂盛的树。柴树、果树，抬眼即

见。

相比较之下，柴树高，果树

矬。柴树往高里长，能长多高长多

高，果树大的是它的树冠，它往横

里扩。一般柴树，比如槐树、榆树、

桑树、杨树、臭椿树，树干戳三四

丈，有的三四丈也不止。果树呢，

由于人的取向不同，老早就留杈，

如梨树、大枣树、核桃树、柿子树，

树干顶多八九尺。于这些树木当

中，杨树、桑树、臭椿树和梨树、核

桃树，在没成为老树之前，树皮细

腻光滑；槐树、榆树、大枣树、柿子

树，老早老早就树皮皲裂，糙厚。

但不管树皮糙或细，造成难度多

大，爬树的小孩态度坚决，一定要

上拽眼的树。动了念头，鞋窠往旁

一甩，光了脚丫——穿着鞋上树怕

费鞋。“呸、呸”，朝俩掌心连续啐两

口唾沫，“膏膏油”，跟着小腰扭一

扭，活泛一下，便像一名武把式出

台似的，搂住了树身。噌、噌、噌，

噌、噌、噌，小屁股一撅一撅，很快

就高过了树下观望的头顶。

以前粮食不够吃，青黄不接

的时候，能当饭的洋槐花、榆钱

儿、柳芽出现了。在这时节，小孙

子和老奶奶是家庭打野菜的主

角。老奶奶提着篮子往上边看，

小孙子毫无胆怯地往树上爬。奶

奶神情，显出了抚慰，又闪着忧

伤。孩子太小，担着心，可她越担

心，孩子越弄出一两个惊险动作

让她害怕。树杈颤颤悠悠，小身

形晃晃悠悠，被镰刀削下的树梢

从天而落，飘飘悠悠；不到孩子下

树那一刻，奶奶悬着的心放不下

来。春天风多，尤其赶上一阵大

风，树身都摇晃，往一边倾斜，小

孩抱紧了大树杈，像个棉球不敢

动窝，越发使奶奶害怕。当孩子

重新立在跟前，奶奶看见他的胸

口被树皮磨得一片通红。

伴随奶奶钩树芽、捋树花，孩

子也增长了知识，知道刚入春的榆

树芽，连嫩梢带叶儿都可以吃呀！

而洋槐花和榆钱儿一旦开乏了，柳

芽一旦被绿抹浓了，再吃它就无那

股甜香味、清香味了。

这一种为了填饱肚子不得不

列装的行动，恰恰是童儿们逐渐

熟悉树木性质（树木枝干有的柔、

有的脆），练会攀爬本事的机遇。

因家庭生活所迫而引起的演练成

功，仿若老话本开篇遵循的“得胜

头回”，人生路上的文章越做越

大，从此以后，一代幼崽完全可以

凭自己兴趣，爱爬什么树就爬什

么树了。直至成为农活技术健

全，让爷爷赞美、爸爸钦佩，了不

起的农人。

上树，虽说少年不识愁滋味，

但终究身子受苦，贡献的只是体

能，远远未达到快乐目标。当凭着

自己意志，自主选择再发扬此功，

那得到的乐趣便大不一样。如同

野马分鬃，那时的他们，满世界野

树都属于了自己，一个个成了荒山

野岭的领主。树卡巴儿如果合适，

兴许做出“葛优躺”姿势。

快乐与知识养成同步上升，在

时间度上均有掌握。四五月份桑

葚熟，五六月份杏儿甜，七八月份

枣儿灿，暑伏天冈儿桃配上了红色

斑点，九十月份大烘柿照亮了眼。

白桑葚、黑桑葚，枝枝条条仿佛玛

瑙串。第一个季节遇上的果物，群

童心情若万马奔腾，掀起男孩的集

体心跳、集体狂欢。一边应对黄鹂

的挑战，一边嘴巴不闲，吃得小嘴

唇、小舌头一片黑紫，仍然眼高于

顶，贪念翩翩，更往桑树的顶端

看。枣儿，最喜欢“鹰不落”，又甜

又脆，大泡枣不喜欢，因了它“发

糠”。枣儿由上往下红，“白背儿”

时就有甜味了，挂了红圈儿，甜和

脆愈发加强。“歪瓜裂枣”，凡是经

了暴雨又经狂晒，枣皮像钧瓷开片

的，尤其甜。烘柿是秋天赠送的礼

品，出现在青枝绿叶中间。钩烘

柿，须加着小心，登临的柿树枝太

脆。可见了红得透亮光儿的烘柿，

谁忍得住不去钩？先吃一个“一兜

蜜”顺顺肚，再摘下的就不贪吃了，

想到了树下眼巴巴的伙伴，一手托

着烘柿，一手抱着树腰，靠松手松

脚地“出溜儿”，由树上下来，将一

个鲜亮的烘柿递给了伙伴。

孩子们眼界，是不是打跨在树

上时起就延宕开的呢？上了树，观

察世界的气象全然不一样。如果

在野外，他望得到一处处村庄，一

片片果园，一座大大的水库，一层

旺盛的庄稼。当然了，有个念头没

丢下，居高临下，观察观察看瓜的

倔老头在没在瓜园……如果倚在

自己家的大树上，也是要观望四周

的，凡来往紧密的伙伴的住址，都

踅摸一遍。平日去的小朋友家，有

的要经过一口水井，有的要拐几个

弯，走一阵子，这会儿看，咋挨得这

么近？再接着看，哪家的茅房猪圈

各个在哪儿，谁家院里养鸡、种了

什么菜，哪户的房顶上晾着什么，

全一清二楚。眼睛还注意到了一

户老奶奶带着女孩出了院门，猜不

准她们去做什么……

胸口贴着树皮，蹭胸脯，一律

是上树技能的初级阶段，与幼龄相

当。体会上树人技术高超，不是看

他“爬”，而是看他“走”。弄技的高

级阶段，是两手扣着半拉树，身体

后挺，脚蹬树干，运用臂力，随着手

位不停地倒换，一步步向上行走，

如平日在陆地上走路，姿势极其轻

松活跃。童子极其羡慕，羡慕这些

二十来岁的青年。可是到了三四

十岁，他们对于树又不稀罕了，即

使能“走树”的叔叔、哥哥，也不再

耍这一门功夫了。

生长在乡间，孩儿们是幸福

的，很多很多的草木知识由他们接

替升华。在广阔天地里，一个人就

能和日月星辰对话，和江河湖海效

习气魄，和每一棵树握手，和每一

株草耳鬓厮磨，不久逐渐明晰了

的，便是悟得宇宙之大、生命之微、

时间之贵、担当之重。

春
风清柳翠云霞，

小城田野新芽，

北漠村姑俊雅，

抒情笺画，

一行娟字如花。

夏
花红柳绿瓜鲜，

碧池莺语仙莲，

院外笛声渐远。

长空飞燕，

引出骚客诗篇。

秋
高天远雁飞歌，

岭南村北鲜蘑，

野外枫红似火。

人欢风贺，

丰收景色蓬勃。

冬
风高雪瑞冰峰，

漫山潇洒顽童，

远客争先奋勇。

欢声吟诵，

诗文意醉情浓。

冰寒雪盖白云峰，村谷炊烟暖意浓。

头马奔驰风雨急，群仙合力稻粱丰。

共旋相帽庆民富，欢唱轻歌迎巨龙。

只为苍生谋福祉，江山美好展国容。

好多人说家长群里有“戏精”

“杠精”“晒精”“马屁精”……

大晚上的白晶晶约我在动物

园北门见，要借我肩膀擦眼泪。那

夜，也幸好我穿的深色毛衣，湿了

也不显。

她是受了家长群的气。哭得

可怜见儿的，我假模假式要捋袖子

给她出气去。她说：“别，你出了气

溜了，日后他们得把我吃了。”我何

尝不知道家长群是得罪不起的，因

为孩子在人家手里呀。

说实话，我也不是偏向白晶晶，

不就是问了问作业吗，陆续蹦出五

个家长责怪白晶晶，“你家七年级了

还不会记作业吗？”要我就直接怼回

去：“不会记怎么了，犯法吗？吃了

鸡下巴了，管那么宽！”白晶晶可不

敢，她在群里解释：“孩子今天没带

记作业的本，我怕完成得不全，所以

问问。”班主任就扔过来一句：“爬楼

看看，以前说过，问作业，在小组群

里问，有事没事都在大群里说，那还

不乱套。”老师怼完白晶晶后，家长

群里起哄架秧子的家长炸了营，跟

在水里憋了八百年似的都浮上来吐

泡泡，可热闹了。当时白晶晶脸都

憋紫了，拿着手机都哆嗦，只会道

歉：“对不起，不好意思，打扰了，记

住了，下不为例……”

“老师有什么了不起呀？那

些家长说话怎么都加枪带棒的，

我要退群……”白晶晶绝对不是

玻璃心，可在家长群她是茶壶里

煮饺子——有嘴倒不出啊，失态的

话，孩子被笑话，不失态，只能自己

受。

“退吧，没人拦你，可是，退了

后，学校的信息你可就更不知道

了。万一后悔了，你还得觍着脸求

老师拉你进。”我跟白晶晶掰开了

分析。其实，那老师我了解，教学

能力杠杠的，证书一抽屉，牛，口头

禅是，“你要是不稀罕我，你走；你

要是觉得我做错了，你跟上面反

映，最后，还是你走。”走？走哪儿

去，走哪儿不一样？上学要跟买东

西一样轻巧，谁受这窝囊气？

深秋的小风嗖嗖的，我劝白晶

晶，流过泪的脸很容易起皴，不美

丽了。白晶晶这才止住眼泪。

就这时候，白晶晶手机信息嗡

嗡叫，家长群消息，面向全市中学

生征集重阳节敬老爱老的照片，就

差白晶晶儿子没交了。白晶晶早

忘了。可白晶晶家没老人。我灵

机一动，接白晶晶儿子一起去我妈

家，把我妈从被窝里提溜出来，梳

头洗脸，跟白晶晶儿子拍了张合

影，上传。小组长秒回仨字“不合

格”，因为没有“简介，拍照时间、地

点、关系，一百字的祝福语”。白晶

晶赶紧写。小组群传来消息，“十

点交”，此时离着十点就差十分钟

了。

十点到，白晶晶没能上传，老

师在大群里发来一条信息，“不需

要了，视为自动放弃，不参加评

选。”

白 晶 晶 伤 心 的 眼 泪 又 出 来

了。这次赖她自己。我可找到批

评她的切入点了——老师作业得

记心里，专家说了，孩子的成才，

90%在家长。这是家长群，或许别

人的方式不对，但是，你对自己都

不严谨，谁会对你客气？好多人说

家长群里有“戏精”“杠精”“晒精”

“马屁精”，可是，至少人家是作业

完成者。老师的消息你不看，你看

不起谁呀？工作不配合，玩不转开

始发慌了，你没事@谁呢？老师又

没挣着“看群”的钱！我突然想起

马东主持节目说的一句话：“你可

能委屈，你可能不服，但是你被淘

汰了。”

我的演讲完了。

我竟然看到白晶晶擦干眼泪，

点了点头。批评到心坎了。

她说她做得的确不好。十月

一的时候老师要求网上订冬季棉

袄，七日晚上系统就关闭，可白晶

晶不关注群，等到八日开学，就她

一人没订，跑了一趟四十公里以外

的厂家办事处订的。上传作业老

师要求拼图发，少占空间，白晶晶

傻啦吧唧不会拼，愣一张张上传，

后来老师跟她儿子谈了，白晶晶才

改。

半宿工夫没白费，白晶晶有所

感悟：其实家长群要想安静和谐，

家长和老师就得配合很默契，家长

就得守规矩……

送了白晶晶回家后，我辗转，

睡不着。不放心白晶晶，问：“怎么

样，心情好点了吗？”

“家长群我不退了，其实我是

沾了孩子的光，不然，我这么不着

调的，谁会带我玩呀。”估计是心情

真好了，回得很快。

童年时家庭条件拮据，能得

到五角钱都能从梦中笑醒。我多

次从镇上的新华书店门口经过，

却从不敢走进去，毕竟口袋比脸

干净。小学临近毕业，班主任喊

我们这群来领成绩单的男生去图

书室腾挪书籍。学校新建了图书

室，需要将数千本图书搬过去，这

种下力气的活，每个人摊上了都

耷拉着脑袋。

学校的图书馆不对学生开放，

基本是应付检查。班主任打开门，

琳琅满目的书籍映入眼帘，那是我

第一次见过这么多的书。我摩挲

着书页，翻了翻，有点迈不动脚。

班主任跑过来呵斥道：“叫你来干

活，不要叫你看书的，别磨叽。”就

这样，我们十多个男生给学校义务

劳动，从早晨干到了黄昏，人人弄

得灰头土脸，累得腰酸背痛。完事

了，班主任召集大家进行口头表

扬，也带来好消息：“你们每个人随

便取走一本书，就当报酬了。”我们

瞬间来了精神，纷纷抢夺货架上的

书，我抢到一本《民间故事选》，扉

页盖着印章，纸张泛黄，带插图。

我走出图书室，向班主任连声道

谢，把这本书装进书包里开溜，生

怕班主任反悔。

一本薄薄的《民间故事选》为

我打开了未知的世界，我爱不释

手。一回到家，我就把自己关在屋

里雷打不动地阅读。书里有除暴

安良的武侠故事，也有伸张正义的

智斗故事，还有惊悚离奇的断案故

事，我几乎篇篇不落，用时三晚从

头看到尾。书荒的日子，我常常捧

着这本书聊以慰藉黑洞似的阅读

欲望，至今还对女博士刺杀袁世凯

的传奇故事记忆犹新。

十六岁的那年，我翻到了一本

小册子，如获至宝。书名叫《中国

古代文化常识》，躲在五斗橱的柜

子下。书来历不明，我也管不了这

么多。这本书比《民间故事选》更

加残破，不仅内页泛黄，封面也只

剩三分之一。我剪下硬抄本的封

面，奶奶在灯下用大头针钻针眼，

穿针引线，忙活好一阵子，给这本

书重新做了个漂亮的硬书封。

我在这本书里学到了很多古

代文化常识，比如古代作家简介，

作家代表作简介，古代称谓官职服

饰科举等基本常识，我对此产生了

浓厚的兴趣。语文课上，老师讲到

文言文，他会当堂提问。这时候，

我总会积极举手发言，得到老师的

赞许。这都得益于我这本小册

子。至此，我彻底爱上了语文课，

彻底爱上了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

住校后，每周有十元的生活

费，我常常攒下钱交给学校隔壁的

商店老板，换来一本本崭新的课外

书。我闻着书香，一头扎进文学的

海洋，阅读高尔基的自传三部曲、

巴金的激流三部曲以及四大名

著。有一回，母亲发现我沉溺于阅

读课外书之后，提醒道：“多看点对

学习有帮助的书，免得耽误上高

中。”我哪能听得进去，每次新书一

到手，我就在晚饭后草草地写完作

业，回到自己的屋里阅读，看到深

夜，母亲催我熄灯睡觉，我只好打

着手电看书。期末考试的成绩揭

晓，我的语文成绩名列全班单科第

一，也戴上了近视眼镜。

几年以后，我南下打工，背包

里总带着几本书，陪我辗转多地。

史铁生对生命意义的执着追问，路

遥数年如一日的文学远征，莫言对

人性的思考和社会的剖析，他们的

作品像我脚下不停延伸的路，引领

我度过一道道关卡，走向远方。我

在纸上旅行，和作者对话，见证他

们笔下人物的离合悲欢，感悟文字

背后的宏大主题，不断汲取文学养

料，充实自我，对抗现实生活的风

刀霜剑。

当下，数字阅读兴起，我偏偏

不追赶潮流。冰冷的屏幕上方便

快捷，却闻不到书香。关掉手机，

手捧一本纸质书，享受一个书香弥

漫的午后，我早已习惯这样的生活

方式。在书里茁壮成长，虽至而

立，我仍然像个虔诚的信徒在寻觅

书香的路上。

绿树肩头自在王
□董华

天净沙·春夏秋冬
□高雅芳

你委屈，你不服，但家长群你真不敢退
□小米尔

三秋已尽北风起，天地苍茫草木凋。

水浅山深添慨怅，烟轻露重感迢遥。

尘心幻化诗千首，时序轮回酒半瓢。

岁杪遐思挥翰墨，坐看梅颊欲新描。

立冬
□侯吉祥

山青水秀总催诗，雨润东疆万物滋。

甜果香瓜漫沃野，村商乡企布星棋。

安居乐业民心顺，勘月探空世肃祗。

如此鸿篇从未见，登临绝顶舞红旗。

安居
□申作岭

赞精准扶贫
□金铉默

生活感悟 书香伴我成长
□钱先峰

初秋的吉林市，水波潋滟，山

色清幽。

沿着松花江畔驱车北行10华

里，一座立交桥蓦然在望，桥上“吉

林经开欢迎您”的醒目标语随之映

入眼帘。行之愈近，宽阔的街路两

侧，那成荫的绿树、锦簇的花团，愈

发地让人感受到一街一景的别具

特色。徜徉在这座工业新城的振

兴小区，秋风徐来，美人蕉的香气

沁人心脾，让人心生留恋。

如果有人问我，北国江城哪个城

区最具特色，我会说吉林经开。它有

着我们城市独特的传承印迹——工

业新城的文明、特殊韵味、时尚诗画，

承载着城市的希望与未来。

想来的话，您最好驾着车，慢

悠悠地品，建议最好是清晨就出

发。

背倚着初升的阳光，沿着松江北

路一路向北、向北……不知不觉，你

就会发现如同进入了画廊一般。笔

直宽阔的道路沿江而展，宁静律动的

松花江在右手边蜿蜒流动，各种造型

的花草争奇斗艳、风姿万千。左手

边，是造型古朴、与周围环境协调的

民宅。从车窗向远处的江畔望去，工

厂被绿树映衬着，再往远，就是大片

的金色稻田……

进入到这里，许多人会对道路

的宽阔赞叹不已。晚饭后，小区华

灯初上，人们沿着翻新改造后的道

路走一走，转一转，在绿意掩映下

别有一番情趣。

好美的家乡小城——吉林市，

美的山，美的水，美的人。

这是一座文明之城，恬淡自然

的生活中，既有烟火气，又充满着清

新与秩序。如果你走进新星社区，

会遇到一位年过70岁的王大爷，每

天骑着电瓶车插着红旗满街宣传

“双创”。他的专注与认真让人肃然

起敬。走街串巷，通过朴实的语言，

用“小故事”讲“大道理”，带动了一

大群人参与到家园共建之中。

有人说，城市也有性格，亦如

苏杭的柔美、金陵的端庄、北京的

大气、深圳的现代，我想，吉林市的

特色应该是工业血脉，它铸就了这

座城市的工业基础。从工业文化、

城市文化到工业文明、城市文明携

手共进的生动缩影，也有着吉林市

的成长轨迹。

如果离开经开区，建议最好是

傍晚时分。

傍晚时分，从江畔的公路驶向

市区，松花江中满眼秋波，金光点

点。夕阳西下，温暖醇厚，伴着松

花江，照亮夜空。

愿为家乡谱新篇，脚踏实地筑

未来。期待这座好美的城、醉美的

城，圆一个又一个好近的梦……

匆匆时光，从在校生到毕业

生，从一名学生到一名初中教师，

渐渐的走到了大学路的结点，渐渐

的走上了人生路的起点。世人都

说学堂的回忆是弥足珍贵。曾经

的我，还难以理解何为“弥足珍

贵”，现在的我，似懂非懂。

曾记得，回忆里有那一树、一

草、一书，一人……

那树，是结满回忆的苹果梨

树。曾记得，在开学九月季，不高

的树枝被沉甸甸的果子压弯了，行

人踮起脚尖来，便可以摘一果子。

那2016年，我也摘了一颗果子，品

尝起来，那味道是甜中带酸，酸中

带甜，脆脆的果肉不似超市售卖的

果子那般口感，想必是那果子充盈

了专属“延边大学的味道”那让我

一直记住这味道，如果有一天我喝

到了苦涩的中药。

那草，是普普通通的狗尾草。

曾记得，摘一株、两株、三株……缠

缠绕绕，变成别致的手链。于是，

我偷偷的把手链放在那个他的桌

子上，我偷偷的看他把狗尾草手链

收起，然后啊，那个他，用温情脉脉

的眼神看着我，犹如青绿的狗尾草

藏于校园里、混于钢筋水泥构筑的

世界里，狗尾草摩挲着我的耳际，

毛烘烘的感觉令人舒服极了。

那书，是黄廖版本的现代汉语

教科书。曾记得，作为一名文学子

弟，在刚步入文学的门槛，不知前

方，迷失又无力。于是，我将这本

专业科目的教材，读懂读透读深，

请教前辈，课后仔细研读习题。才

有了细微的“文学基础”，这文学基

础使我发自内心的热爱文学，在我

目光所及之处，我可以感受到无

言之物内心中温柔的话语。

那人，与我浪漫相伴四年的时

光。曾记得，她的眼睛眯起来像弯

弯的皎月。我喜欢看她笑眼睛里

闪烁星星，我不喜欢看她眼睛里滴

落珍珠。我们吃过食堂的每一窗

口的美食，我们苦恼过卷子的每一

道难题，我们看过图书馆的日日黄

昏。其实，两个安静的人儿在一起

会变得格外活泼。

那树、那草、那书，那人……

满满的回忆啊，想必是它在路

上等我，而我在路上等它。

闲情偶记

它在路上等我，我在路上等它
□方贤

好梦·好城
□李景辉


